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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刊 词

陈策生

北方交通火学于一九O九年九月一1-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建校，到今年已经七十七

周年了。在解放前的N-t一年中，学校经历了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统治时期。尽管

学校校名几经变动，但北方交大和上海交大、唐山交大一起，向以培养工业、交通运输高

级技术、管理人才的著名学府享誉国内外。不仅如此，三所交通大学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

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都有着爱国爱校、追求真理的光荣革命传统，同时还培育

出了不少著名的革命先贤和爱国专家。

全国解放之后，学校的性喷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三十七年来，北方交大虽然经历了一些

曲折，但总的来说，学校各个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今天的北方交大，已由解放初的主要

是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单科性大学发展成为以弱电和管理为特色的理、工、管相结合的多科

性铁路重点大学。现在学校已拥有两千二百多名教职工(其中教师一千一百多名，包括教

授、副教授320多名)、四千名在校学生的规模(其中研究生六百七十名)。再过两年，到一九

八九年，北方交大即将迎来诞辰八十周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对学校七十七年来所走过的

历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校史，作一历史回顾，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是件很有价值的

事情。

编篡校史的价值和必要性，首先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记述和评价作为理工

科大学的高等学府——北方交大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人民革命事业究竟起了哪些作用，作过哪

些贡献，以便教育后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爱国爱校、追求真理的光荣革命传统。

编篡校史的价值和必要性，其次还在于在我国旧社会里，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设备、师

资等备方面条件比较好的理工科大学，只有很少几所。至于专门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大学

——象交通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就更是屈指可数的了。回顾和总结在当时那样比较困难的历

史条件下先辈们艰苦创业的办学历程和经验，对激励我们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立志改革，

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以加快学校的建设步伐，更好地办好北方交大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编篡校史的价值和必要性，第三还在千七十七年来，北方交大由于先辈们的辛勤劳动和

坚韧不拔的求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传统和特色，通过校史的编篡可以比较客观地总结

办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学校今后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高

质量的四化建设人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1j然编篡校史的价值和必要性，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诸如我校曾培育出不少为人民

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作出卓越成绩的人才，也曾造就了不少学有造诣的学者、教授，他们治

学成才的道路和经验等等，都是值得很好总结并在校史中给予其应有的位置的。

为了能更广泛地搜集有关校史的历史资料和听取广大校友关于校史编篡方面的意见，从

现在起，我们将陆续编辑出胍《校史资料选辑》，欢迎我校广大校友，特别是解放前和解放初

的老校友、老学长们(包括留在我校工作过的所有教职工同志们)，能为这一有意义的工作

撰写和提供宝贵的校史资料(包括有关校史的文献、图片、档案等各种资料)并提出积极的

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尽快地更好地编篡出一本较完整的校史，迎接我校建校八十周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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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京院学习兰年的过程

金 士 宣

我是在1919年7月“五·四”学生爱网反帝运动的高潮中，抱着铁路救国的思想从杭州来

到北京考入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的，而且因为修业期间只有三年，毕业后就可派在铁路工

作，这样，我的祖父和父亲才允许我升学的。考试课程除英汉论文各一篇外，数学、物理、

地理三门都是用英文考的。我名列第二，免缴学费。

当时校长是沈琪①，他和他的前任俞人凤都是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工程班毕业生②，在德

国教官教授下学习铁路工程和铁路行车，他们都曾任新线工程师、总工程师并主持铁路行政

工作，在理论和经验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沈校长对入淳厚、严肃，对教学工作极肯负责。当

时我们三年学习的功课，大体如下：

(一)基础课：高等数学(朱)，力学(韦以黻)，电工原理(钟锷)，

(=)技术基础课：测量学(孙茂如)，铁路工程学(金涛)，机车学及车辆学(尤乙

照)，电报学(欧阳)。

(三)专业课；铁路运输(徐墀、黄振声)，铁路行车(鲍锡藩)，会计学(林襟宇)

铁路会计(李懋勋)，审计(林襟宇)，铁路统计(张竟立)。

以上各位教师多半是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及路政司的技正、技士、科长等兼任，

他们都是英、美、日留学生，在铁路工作有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的水平，而且多半是由

于沈校长担任交通部技监及技术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关系聘请而来，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

下，学校领导人和教师都是适当的人选，也可以说比一般大学的教师阵容毫无逊色。

除上列课程外，还有两种外国语(英、日或英、俄)，国文、铁路历史(关庚麟)、法

学概论等课程。

当时学生上下午都到学校上课，每日六小时，每周三十六小时，功课繁重，考试严格，下课

后都回校外公寓复习功课，学习空气非常紧张，学生彼此间竞争非常剧烈，其原因是名列前茅

的可派送出国留学，毕业时分配工作，按成绩给予不同的待遇。当时教师多印发英文讲义，从英

文教科书摘录出来，讲课时又补充部分教材。有些学生为了多读些教材起见，自购原文书阅读

(当时在第一次大战后，银贵金贱，一元银元可兑换美元一元几角，因此书价低廉，主要教科书

都可购到)。又当时学校图书虽极少，而交通部图书馆藏书不少，并陈列有各种公报，国内

外运输会议记录，调查报告等，部校间只隔一门，不少学生课后就到该馆看书，以补课堂之

不足。

除上课外，也有一些课闻实习，去长辛店、南口、车台等车站和==I_=厂参观。在暑假里组

织铁路参观团以资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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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学习三年使我感觉到，按照当时所学习的课程和内容，确实符合铁路运输工作干

部的需要，而校长和教师对学生的关怀殷切和监督严格，学生自觉自愿地埋头读书，互相竞

争，这都是当时其他北京各火学所不多晃。

1921年6月交通总长叶恭绰热心交通教育，把北京、唐山、上海三个学校合并成立交通

大学，把上海所设的铁路管理科归并北京，把唐山的机械科归并上海，把上海的土木科归并

唐山，把北京邮电学校停止招生。该年北京学校招收铁路管理科大学部一班，预科=班，

(许靖教授就是预科学生之一)共一苜一十人，而投考人数超过一千人，当时新旧学生连同

电信工程各班共有四百余人(仅次于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人数)，其中有上海转来本科=三

四年级三班共约六十多人，新招本科一年级及预科新生连同原有丙、丁、戊、己、(丁双班)

管理科学生应该说是我院新的发展开始。1922年5月，叶恭绰去职，上海迁来的管理科学生

除四年级学生已经毕业外，其余二班都回上海。 ，

新的交通总长是由北洋军阀吴佩孚派他的山东省蓬莱县电报局长高恩洪继任。高把交通

大学撤销，改设唐山和上海两所交通大学，而把北京学校改名为唐山大学分校，并派山东

同乡北京汇文学校校长邵恒溶为分校校长，立刻激发起北京学校全体学生的坚决反对，要

求与唐沪两校同等对待，改名为北京交通大学。除推选楼兆念、汪振铎⑧、谢庄敬④等为

代表质问高恩洪外，并发传单，在中山公园招待新闻记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到了12月，

高恩洪被迫把京校改名为北京交通大学，另派一位山东同乡，清华留美哈佛大学毕业生张福

运为校长。我在1923年1月领到张校长发给的北京交通大学毕业证书，8月由另一交通总长

吴毓灵(直隶人)派赴美国学习了。因为美国宾夕法尼大学的约翰逊、范米脱、希伯纳三位

运输教授所著的铁路运输原理、铁路客货运输和运价(上下两册)及毛列斯著的铁路管理学

三书，我不仅已经熟读过，而且作为我编著的《铁路运输学》的主要参考书，因此，我能

够持我的北京交通大学毕业文凭直接进入该校研究生院进修，次年就获得运输硕士学位，又

三年已编写出版一本题为《美国铁路货车运用管理》专书而获得运输博士学位。

注：

①他的独子沈恩涛是在1927年我校毕业生，后在美国宾夕法尼大学获得运输硕士。

② 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在1886年创办的，聘有德国教官，

附设的铁路班也聘请德国教官布尔担任。

⑧解放后运输系毕业生汪乾庆的父亲。

④解放后任铁道部总务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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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道学院的历史概况

(解放前部分)

刘 炽 晶

一、弓l言

北京铁道学院自最早创立的铁路传习所起，到现在已经有了77年的历史。在这样漫长的

岁月里，学校的名称，教学的制度以及人事上的变迁等等，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要想把这些变化用简单地叙述方法综括地描写出来，势必要掌握很多的

材料，而且也需要经过一番很细致的分析与研究的工作，才能够归纳出一些比较洽当的结论

来。当然，这种要求绝不是我本身条件所能做得到的。因此，我仅就学校历史的一般概况，

并有些地方参加少许的个人意见，就所能掌握的材料和个人经历把它写出来，供作进一步研

究的参考。

以下我把学校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当然这种分法是近于武断，尤其是第一个阶

段的时间那么长，而且所经历的过程又是那么复杂，照理应当详细地研究一下，不过由于这

一阶段的材料特别少，个人也特别不熟悉，不得已就把它划入一个阶段里简单地叙述一下，这

三个历史阶段就是：

1．抗战以前(1909年到1937年)；

2．抗战时期(1938年到1946年)，

3．解放前夕(1946年到1949年)。

=、抗战以前学校的一般情况(1909～1937)

1．学校名称及负责人变更系统表(见下页)

2．学制演变的情况

从上列的系统表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28年的历史过程中学校由非正规的传习所逐渐

改变成为正规的大学，由短期或临时训练中级技术干部逐渐变成为培养高级铁路管理人才的

学府，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在这种总的发展趋势下，学校在1920年以前为了配合当时中国兴办铁路亟需有一批技术

人员的需要，邮传部遂创办了铁路管理传习所。学生在所内分为工程与管理两班，学习铁路

的一些有关的业务知识并初步通晓外国语文。这种传习所所设立的工程与管理两班，甚至以

后增设的邮电班，学期最长的为三年，最短的为六个月。这种技术教育充分反映了当时教育特

点。

从1920年以后中国铁路教育起了一个大的转变，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对于京沪唐三校的

设置似乎有一个类似远景规划的措施，因之，除了把这三个学校在组织上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

整体外，并按照大学的体制分为预科与本科两种，预科学生定为=年毕业，本科则规定为四年

毕业，这样就把学校正式改名为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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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名称及负责人员变更系统表

主管机关 学校名称 何年更改 学校负责人名

前清邮传部 铁路管理传习所 1 9 0 9年 监督李稷勋

交通传习所 l 9 1 0年

北洋政府交通部 铁路管理学校 1 9 1 6 I乍 校长陈策、陆梦熊、
俞人凤、沈琪

邮电学校

交通部交通大学总 交通大学北京学校 1 9 2 0年 主任与副主任胡鸿猷
办事处 钟锷、雷光宗、

贝寿同

唐山大学分校 1 9 2 2年 校长邵恒潜

北京交通大学 l 9 2 3年 校长张福运、朱我农
姚国桢、沈琪

南京政府铁道部交通 第三交通大学 1 9 2 8年 校长沈琪
大学上海本部

北平交通管理分院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t 9 8 2年 院长史译宣、徐承燠

由于交通大学北京学校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是铁路管理的高级技术人才，因此遂把原设

立的工程班并入唐山学校上课，邮电班即停止招生，但另外则附设了两班俄文专修班，为原

中东铁路培植一批中级干部，此外大学本科又分成车务与财务两门，学生由预科升入本科四

年级时即依照志愿任选一门进行学习。

3．教学的情况

学校自1920年以后虽改为大学，但是从这时起到七七抗战的前夕止，17年中学校的校址并

没有丝毫的扩充，教学的设备仅仅有个规模狭小的图书馆和一个与教学关系不大而且残缺不

全的模型室，至于教师除少数人专任以外，其余均系兼任职。因此，所谓上述的远景规划从

头到尾一直就停留在学制的变更上。

至于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平均约在250名左右，每年招生人数约为40名，原设两班饿文专修

班的学生共计不到40名，毕业生人数由传习所起到抗战前夕止共计约有两千名。

学生在校学习4N6年无须交纳学宿等费，每到3，4年级或ll每近毕业之前可到铁路现场进

行一次实习，毕业后一律由主管机关分派到各路服务，由于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在当时国内

各大学普遍存在着学生毕业就失业的情况下，交大学生自然会感觉个人前途是光明的，也是有

保障的。

三，抗战时期学校的一般情况(t938～1946)t

】．学校名称及负责人变更系统表(见下页)

2．1938年迁校的经过

当1937年七七抗战前夕，平津局势日趋紧张，华北各高等学校都相继向后方迁移之际，

本校徐承燠院长(北宁铁路副局长兼)，则早已离开平津不复返校，学校无人做迁移的计



学校名称及负责人变更系统表

教育部 唐山工学院、铁道} 1 9 3 8年 院长茅以升
理管系

国立交通大学贵州
分校：

唐山工学院 1 9 4 2年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校长胡博渊、罗忠忱
顾宜荪

划，结果师生只有一哄而散。

北平沦陷后学校校址即被日寇某某无线电通讯部队所占据。

】938年初有一部分留住北平的学生商同王芳荃教授前往后方与当时教育部接洽迁校事

宜，经王教授同意后即携同学生十余名南下，与汉口教育部商妥批准本校暂并入唐【lI工学院恢

复上课。

唐山工学院当时迁至湖南湘乡的杨家滩，本校即由主教授在唐院负责主持学生报到事宜，

计当时报到的新生约30名，旧生约40名(时为1938年4—5月)。

本校在唐院改并为一个系(铁道管理系)，起初即由壬芳荃教授担任系主任，嗣后胡立

猷教授来到后方，遂又改为胡教授担任系主任职务，胡教授任系主任不久，又改为土木系伍镜

湖教授兼任。

学校在杨家滩上课仅仅半年，因长沙大火的影响，后又南迁至桂林，辗转到了贵州的平

越县城复课，在这个期间教育部派茅以升先生任院长。

3．平越的五年

学校迁移至平越后从1939年3月起复课到1943年底止，为时约五年，在这五年里一般说

来，教学的情况是比较平稳的，同时与唐院的师生相处也学习了不少的优点，以下就这五年

的情况略述之。

平越县是贵州省的文化区，地势山青水秀，环境优美，宜于办学，学校占用了该县的文

庙和附近的福泉ILI房屋作为教学区，考场的房屋作为学生宿舍，并另租觅民房三栋作为教师

宿舍。图书馆及试验室等均设在福泉山。在抗战时期有这样规模的校址总算是近于理想了。

学校共分三个系，计为土木系、矿冶系和铁道管理系。土木系系属双班，为全校最完备

的大系，教师人数多而又键齐，其余两系的教师则寥寥无几，设备也不充实。至于全校学生

共计约600一700人，其中铁道管理系的学生最多时不过160人，所有学生几乎都享受战时助学

金的待遇，毕业后即由当时的交通部分配工作。

铁道管理系在当时是比较最弱的一个系，全系教师只数人，在五年之内学校虽先后聘请

过几位专业课的教师，但一遇有适当的机会教师即舍弃教学岗位去就其他的工作。因此铁道

管理系的教师队伍与矿冶系相同，在五年内并未形成一个整齐的与稳定的教学核心。

就教学设备而亩，铁道管理系除了在图书馆购置极少数的中西文书籍以外，由于迁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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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设备都未能携带，因而并无其他教学用品，全系师生的精神食粮只靠这批书籍和课堂上

的笔记来完成教学任务。

四年的教学计划——实际就是各年级的课程表，大体如下，其中除极个别的课程外，尚

能按时开出，并且有一部分课程是由土木系的教师担任，各年级的主要课程为。

第一年级：国文、英文、微积分、经济原理、会计原理、运输原理。

第二年级：货运业务、客运业务、]二业组织与管理、公司理财、货币银行、财政学、高

等会计、最小自乘、铁路组织与管理。

第三年级：铁道行车、铁道会计、统计原理、成本会计、铁路运价、水路运输、土木工

程、国际贸易、国际汇兑。

第四年级：站场设计、铁路统计、机车构造、公路运输、政府会计、估值学、毕业论文。

1942年暑假矿冶系学生因不满学校行政对该系的歧视，要求学校聘请师资和增添设备拖

延日久校方没能做出肯定的答复，遂联合铁道管理系的学生共同向校方提出要求，铁道管理

系的学生当时要求平院独立。在这期间矿冶与管理两系学生掀起了一次大的风潮，结果茅院

长辞职，教育部派胡溥渊先生为校长，并改组学校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学院

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胡博渊校长到校后对矿管两系的发展，除管理系主任改由本系教师担任外，其他尚未着

手进行。遂因故于1943年暑假辞职，改由士木系罗忠忱教授继任校长。

铁道管理系的师生在平越五年的教学与学习的过程中向唐院学习了不少优良的风气，其

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唐院老教师多以从事教学工怍为终身最快乐的事业，在教学上踏踏实实

的对所讲授的课程进行钻研并对学生的学习丝毫不肯放松。这种教学与学习的风气，不但为

唐院多年来的传统校风，同时也给铁道管理系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4．1943年迁校的经过

1943年底敌伪军队攻入华南华东各省，黔南形势日趋紧张，学校距离独山不远，势难维持

上课，经教育部通知向重庆方面迁移。遂千年底决定迁至四川1璧山县的丁家坳镇，占用交通部

公路人员训练所的遗址作为教学区，另租觅民房两三处作师生宿舍。这样就于1944年春正式复

课。

1944年春罗忠忱教授因年老不胜繁巨，辞校长职，另由教育部派土木系顾宜荪教授担任。

抗战七年学校播迁两次，师生员工曾历尽不少的艰难困苦，但对于学生的课业则从未丝

毫放松，每遇有缺课，学校即利用寒暑假来补课，因此学生在校四年除无法到铁路进行实习

外，绝大多数学习的成绩均列为优良。

四、解放前夕学校的一般情况(1946--工949)

1．复员的情况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即着手准备复员的工作，当时曾一再函托交通部平津特派员石

志仁先生就近在平代为接收校产，以便早日复员来平，嗣后接到复函始悉校舍已被空军司令

部所接管，拒绝接收。

1946年3月学校派我和伍镜湖教授分别代表北平和唐tli两校由重庆乘飞机抵达北平，伍教

授抵平后不久即前往唐山，我即留平办理接收校产并筹备学校复员的工作。

北平沦陷以后学校校址最初被日军某无线电通讯部队所占用，半年以后又改为北平城防

司令部占用，最后即改为日空军飞机的修理工厂。在日敌占用期间所有校内的图书模型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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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都被运送至怀仁堂暂行存放，以后日伪成立了北平工业学院——(即在原北平大学工学院

校址)，遂将本校的全部图书与模型等移入该校使用。

当我抵平以后首先到交通部及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了解情况，随即数次赴南苑华北

空军司令部进行面洽，经该部郝司令与厂方联系定于某一日在校内会商，我即会同郝司令魏

厂长等先在校内各处视察一遍，随即商议接收的步骤与确定日期。由于南苑房屋尚待修理且

厂内工作不能长期中断，该厂坚持于6月底前先将宿舍部分交出，其余房舍须分作两期至年底

全部腾清。在这期问我又赴北平行辕面谒李宗仁主任请予协助饬令空军早日交还校舍，径允

予照办。嗣后迭径交涉并一度与魏厂长察看该厂城内的一处房舍拟先借予本校使用均未经我

承准，仍一再催促即早腾让我校校舍。但一直到学生复员抵校后因与伪空军修理工厂的工人

发生了冲突，该广为了避免纠纷并经北平行辕一再催促，始将全厂迁至南苑，至此学校校产

遂全部接收完毕。

在这期间我曾向各方面交涉拨给一部分敌伪产业以备补充校舍之不足。经交通部平津特

派员拨予我校房舍两处，即安定门里法通寺原敌伪北平女子铁路学院校舍的全部及小达子王

府一处，邮电管理局拨予我校王府仓房舍一处，此外还借到了旧家具和铁床数十件(由伪交

通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洽借)。

学校的图书模型等既波北平工业学院所接收，该学院于抗战胜利后即改为教育部北平临

时大学补习班第五分班。当我向北平临时大学总管理处交涉接收该部分校产时，始悉该批设备

经一再迁动，原册早已失散，不得已即照该班所能拨交之数收回，约计有图书数十册，模型若

干件，至于家具什物则没能收回。

所有上述接收校产及筹备复员的经过详细情况，在学校正式复员到平以后，已有书面总

结并连同各项清册报予徐院长备案。

2教学的情况

1946年6月学校由后方正式复员来平，学生即住进校内宿舍，教师及家属即住在王府仓

宿舍。期前徐院长派庶务科长及会计员二人到平购置家具什物，准备开学事宜，我则负责北

平招生的工作。

在人事方面总务长为李高传，教务长为熊大惠，训导长为王芳荃；而我则任运输系主任

兼中技科主任(不久我辞去中技科主任职，训导长又改为张寅旭担任)。

徐佩琨院长于同年8月间到平，在上海新聘请的教9币和新任用的大批职工则分批陆续到

校。

学校复员后校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教学组织则分为四个系并另附设

一个中等技术科。大学部的四个系为运输系、业务系、财务系和材料系，中等技术科则分为

车务、会计和电讯三个班，此外还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班两期。

五、结论

以上我把学校的历史概况简单的叙述到此为止，这种叙述，正如征引言中所说，由于个

人所掌握的材料很少，而亲身经历的一段时间又不长，道听途说，很可能以讹传讹，因此所

述种种一定会有错误之处，希望在参考时注意纠正为要。

根据这个历史概况加以分析和研究之后，可以得出F列儿项结沦·

1．解放以前学校在旧政府统治时期受政治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自然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两个方面。就优点方面而亩，旧政府在这40年中无论经历了若干次的政局的演变，财于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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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校却始终没有把它摧毁，而相反的，从短期的与临时性的传习所逐渐改为专科学校，以

及更进一步的正规大学，这不能说不是当时统治者多少还有一点功绩的。

但就缺点方面来说，旧政府统治对于这样一个学校虽然经历了40年的长久时间，始终没

有做出一个通盘的发展计划，无论在学校发展的规模上，在教学设备上，或是在样；生的人数

上，都是率由旧章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院校长的人事方面反而更迭频繁，随着政局的演变

而演变。因此在解放以前，特别是在抗战以前，、学校就一直在受当时政治的影响，苟延残喘

渡过了40年。

2．总的趋势。学校是由不正规逐渐走入到正规，由笼统的铁路管理专业逐渐细分为四种

不同的管理专业，但是在划分专业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财经性质的铁路管理的圈套。

3．学校教师流动性太大，始终没能形成一个整齐而坚强的教学核心。在抗战以前学校教

师多为兼职人员，极少数能以教学为毕生的事业，当然这种情况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也没能完

全避免，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而教育工作的清苦与当时学校领导不重视教师的团结工作可以

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4．学生由于毕业后生活有保障在学习时并免收学杂等费用，因此学生的学习情况一向还

能够保持平稳的状态，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与唐院一齐上课表现的可能更好一些。当时入学考

试曾采取了比较严格地申请审查的办法，凡被取录的学生均系当时内地最好中学的优秀生，

这样就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成绩，在全国高等学校统考中也获得优良的成绩。

此外本校学生一向还能够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良好的特点。

5．学校每遇到动荡的时候转危为安的责任多由校内外的师生所担负，而学校领导反未能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抗战前后两次迁校的过程中显得更为突出。

总的来说，在解放以前40年中，学校并未形成一个完整地铁路管理的教育体系，因此给解

放后维持与发展这个学校就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淫董≥餐渔甍￡餐2餐≥餐i餐渣嚣滂簧浯姜渣羹≥蓉≥彰喜虽≥孽浯蕈善孽涟姜滂醋}餐≥簌≥§{浯娶酒基≥g≥餐≥奎瞻餐渔黉涛萋涓舞渣簧洚基酒垂酒囊涟娶酒醴≥餐善餐薯彭

C_E接18页)

四、积极发展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入党。

五、准备武装解放北平。

记得当时给我的任务是绘制北平东站、西站平面图及出121，负责武装解放北平时，东交民

巷水关纠察。由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后一项任务没有实现，发放的枪支和袖标又收了回

去。

学校则组织了应变委员会由王芳荃教授任主任委员，万淮长教授负责总务，我也是委员

之一，后改为迎接解放委员会。

当时铁院支部虽小，但担负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发展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团结了广

大群众，粉碎了反动派的谣言和破坏阴谋，在时代的转变关节，迎来了古城北平的解放。

一九五。年五月，根据市委指示，党支部由地下转为公开。刘毅同志任书记，张绪潭同

志任副书记，陆适震、关晖、马许三人为委员，从I比党的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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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史资料片段

赵 传 云

现在就我记忆所及提供片段的院史资料如下。

我是1920年二月考入我院，当时的中学多是寒假毕业，不少高等学校也在寒假招生。

当时校名为“交通部铁路管理专门学校”，三年毕业。我入校时，甲班刚刚毕业，在校

的有乙，丙，丁、法文等四班，我们编为戊班，全校共二百五十余人。除丁班法文班为暑假招入

外，其余各班都是寒假招入，也都是三年制(连1921年招入的己班亦同，己班以后，即不以千

支为字排班次，而改用数字)。

入学考试很严格，报名约一千人，录取五十人。考试科目很多，有国文、英文、几何、代

数、三角、几何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十三门课程，大多数是英文命题，而且题目

也相当难。

入学后三年内课程我虽记不全，但铁路技术课程是不少的。第一二年要学测量学，铁

路工程，机械原理，铁路机车，‘客货车．电工学，电报实习等技术基础课(数、理、化、力

学、工程画等不学)。在第二三两年学些专业课，有客货运输，铁路运转，铁路经济，铁路

政策，铁路会计和铁路统计等。另外还有英文、日文、法学通论、簿记学、统计学、财政

学、中国铁路史等课程。

上面所列课程，并不完全，还有遗漏。讲课教师大多数是交通部的官员兼任，也有少数

是他校教师或他机关人员兼任。当时没有一个专任教师。校长也是交通部官员兼任(当时是

技监沈琪兼校长)，教务长首凤标是专任，他不教课。大约自1926起才有专任教授两三人。

由于教师是兼任，大都没有时间编讲义，当时教师分留美与留日两派，技术课与专业课多

由留美教师教，财经课程是留日教师教。留美教师用英文讲义，就是从英文书本上摘下片段去

石印，而留日教师则发中文讲义。无论英文或中文教材，都感内容不充实，讲些美国或日本的东

西，结合不到中国的情况，而且常常一门课只讲一部分就算完了。

第二年，叶恭绰作交通总长，把上海交通大学的铁路管理系迁到北京，与京院合并称为

“北京交通大学"，以上海迁来各班称为“经济部”(意即大学部四年毕业)，京院原有各班
为“专门部”，仍为三年制。

因为学校主持人的处理有欠当之处，和对待双方师生有不公允的措施，这个合并的局面

维持不久，在几个月后交通总长叶恭绰下台，上海各班即又迁回上海去了。

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学校局面也是随着政局变化的。当吴佩孚势盛时，山东人高

恩洪任交通总长，派同乡邵恒溶任校长，教务长、总务长都换了山东人。将校名改为“唐山交

通大学北京分校"。邵就任后雷厉风行，采用高压手段。学生也不敢向交通部请愿，待高恩

洪一下台，即群起而攻之，邵及其带来的人员迅即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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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班和法文班适在邵到校不久即举行毕业考试，有一部份学生要求深造，申请延长一

年，所以这两班就各分为三年毕,IkSn四年毕业两班，别的班没分，都仍照原定的三年毕业。

后来张志潭任交通总长，派张福运任校长。他一到任就答应了学生的请求，将校名“唐

山交通大学北京分校”呈准交通部改回“北京交通大学"，并且取消所谓专门部的称号，不

问三年或四年毕业都算大学毕业。我似斑就在那时毕业，时在1923年1月。

大约从那时以后新招的学生即改为六年制(两年预料，四年本科)。．

交通部派遣京院毕业生公费留学的办法是从甲班(1919寒假毕业)开始，一直延续了十

来年。

甲班派了十名左右毕业生到日本留学，乙班(1920寒假毕业)派了九名到美国留学(其

中有一名是甲班毕业补派的)，三年制丁班派了一人(即金士宣)留美，都是按毕业成绩的

前列派遣的。从1921毕业班开始，就只派毕业成绩第一名留美，上海交大及唐山交大亦都照

这样派遣，而且因经费的限制都改为半费(即每人每月45美元)。我院的许延英教授和我，

还有铁道部的茅以新及现在美国的陈广源都是这样同时派出去的。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都在

铁路工作，但也有少数转入其他机关。我留美回国后，曾于1927年回到母校任教，虽同时担任

了一、=、三年级各一班课程，但仍为兼任教授。

京院在解放前四十年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全部在铁路工作，到其他机关或洋行工作的只

是极个别的。他们在铁路的作风是朴实，不怕吃苦，安心工作和比较廉洁(少数人还是有贪污

事迹)。因此绝大多数都能坚持在铁路工作。这是京院的优良传统。

旧校址李阁老胡同校门内，另有一所“邮电学校"也是大专程度，与铁路管理学校同隶

交通部管辖，由交通部参事陆宗舆兼任校长。在“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分校”改名“北京交通大

学”以后，邮电学校即并入成为交通大学的一系，即是现在我校电信系的前身。

京院原隶交通部，铁道部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后改隶铁道部，自1936年起张嘉辙任铁道部

长时将学校交给教育部管辖。

七七事变后，学校当局并无南迁之意。1938年春不少学生到达汉口，京院教授王芳荃也到

汉口。他找当时在汉口的校友们帮助复校，经校友们的协助，京院与唐院合并在湖南杨家滩

复校，京院教师许靖、胡立猷等数人闻信赶来，乃得复课。从此以后京唐两院合而为一，直

到抗战胜利为止。

在杨家滩不久，即因战局关系迁至贵州平越，茅以升任院长，京院暂改为铁路管理系。

1944年日寇犯贵州，学校迁至重庆附近的璧山，仍在唐院一起。

抗战胜利后，京院教师们和在重庆的校友金士宣等人向教育部申请迁回北京复校。但教育

部不重视京院，多方阻挠。终经再三奔走，始允迁京复校。

当时学校派刘炽晶教授来京筹备，但原有校舍及图书仪器，均为其他机关及学校占有，

经刘教授的努力奔走及在京校友的多方协助，校舍初步解决，图书仪器也部份找回，学校才

得于1946年迁回北京，教育部派徐佩琨为院长。

京院在汉口和回北京的两次复校，王芳荃、金士宣及刘炽晶三教授出力最多，其他校友的

多方协助亦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北京铁道学院简史

王 芳 荃

序 言

我是1931年10月(沈阳事变九一八那年)被聘兼课当英文讲师，次年改聘为专任教授，

一直到七七事变时(1937年)我又在他校兼课，忙碌异常，所以学校一切并不与闻，后因与

本院关系渐久，又参加行政工作，故不得不知道一点院史，七七事变以后，几乎每年逢院庆

时，院庆委员会都要我写一篇简略院史以资记念，我只得设法找老校友供给材料。同时参考

了总校的章程(沪、唐、平三校合并为交大，总校在沪，校长为黎照寰住总校)，根据这些

材料，才能写一点简略历史，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因我亲历各事，所知道的比较

多，又比较可靠，故七七以前只得从略；七七以后的事可以尽量供献，是否有当，祈各位教

师指正，酌量采用。

兹把本院历史分为两个时期来述：(一)七七事变以前时期；(二)七七事变以后时期。

(一)七七事变以前(到1937年暑假)

1909年前清邮传部创办了一个学校，宗旨在训练铁道管理人才，于是年七月成立，始名

铁道管理传习所，分设高等及简易两班，越二年增设邮电班，更名为交通传习所，到了民

国，在1916年，交通部令改为专门学校，原设之铁道、邮电两斑乃分为邮电及铁道管理两学

校，各置校长分掌校务，同时提高程度，并设置无线电台，以为实习之臂。1920年叶恭绰长交

通部，为树人之计，乃令上海、北京、唐LLl三校并为交通大学，在北京者称为交通大学北京学

校，设铁道管理科，除本科外，并添设预科，1922年5月高恩洪长交通部，改本校为唐山大

学分校，同学不服，竭力争之，翌年又复独立，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将本院改称交

通大学，同年8月又改称交通大学交通管理分院。1929年2月改为交通管理学院，复于是年

8月令定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此名一直到七七事变仍未变更。

1931年我在东北大学任专任英文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校迂北平，十月我被聘为本院兼任

英文讲师，当时院长是徐承燠，那时有一位讲师共担任英文六小时，将他．的三小时分给我教，次

年那位英文教师离校，全部英文钟点要我担任，且总校指令加强国英课程，所以增加了钟点，

改聘我为专任教授，当时专任教授只有四人，担任其他课程者均由在铁路局或其他机关任职

者兼任，用意在使同学可以有实习机会，但上课非常不规则，我初次去上课，一摇铃即去讲

堂授课，而在席同学不及半数，等了一刻余钟其余同学才陆续走进讲堂，他们要求重讲，如

此三四次不等，其他教师摇铃后二十余分钟，才去上课，他们叫我不必按时去上课，去也无

用，每一课除教师自己点名外，还有训导员携簿立门内点名两次，划明迟到、早退情形，此

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军阀掌政权时代，各校院情形大同小异，本院情形比较还好。

(=)七七事变以后(到一九四九年年终)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侵华，强占北平，事出仓促，我院未及准备，遂于无形中解～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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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我手是年八月十日偕眷离平奔天津，在津逗留了两月，曾与二三校友磋商迁校事，无结

果，乃于十月十El乘轮至沪，同船去沪者有三年级同学数人，抵沪后方知又有同学十余人

先到，同学们切望我与沪校黎照寰校长商洽准许平院同学在总校借读或转学，受同等待遇，

我为此事奔走数日幸得园满成功，居沪不久，接汉口同学来电邀我急速赴汉领导同学复院，

那时上海业已沦陷，旅行艰难，幸得友人帮助购得英商太古轮船票，于十一月十九日离沪开

往江北天生港，由天生港迂回龙窝I--!，改乘英商怡和轮西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

地，沿途凄凉，令人顿生国仇之恨。十·月二十五171抵汉Ir：l，住长女家，汉市虽表面繁华，

但居民都惶惶难以终171，路上行人狼狈之状，难以言语表其万一，抵汉之次日，有十余同学

来访，谈及复院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即时开始复院工作，于是起草呈文送教育部，十一月底

携带呈文到教育部面呈黄司长，并述及一切经过及我院9币生恳切请求复院之理由，他应许帮

忙，我们等候了一个星期，毫无消息，二次又赴教育部，黄司长态度如前，往返五次，毫无

结果，在汉校友约有百人，他们常开校友会议，邀请同学和我到会，商讨如何使教育部允准复

院之请，是时日寇西进不已，空袭警报日必=三起，人心惶惶，蜚语传布全市，而我们进行

复院运动工作毫未懈怠，经历了三个月未能达到目的，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

职，顾毓秀就任次长职，本院校友张冲认识陈立夫，而顾毓秀乃我的清华学生，于是张冲和我分

途进行，双管齐下，三171后教育部批准令送至我处，令平院暂改称管理系合并湘潭唐山工程学

院上课，唐院校友茅以升被委为院长，我将教育部命令携至校友会向校友及同学报告了，我以

为责任已尽，7，表示不去湘潭之意，但全体校友和同学力劝我勿怀去志，茅以升院长亦再三托

我带领平院全体同学赴湘潭主持管理系，我只得应许暂时代理，抵湘潭后，见唐院师生挤在

一个小屋，我们进去更形拥挤，起居饮食非常恶劣，是年四月五日管理系复课，此口可以说是平

院死而复生的一日，堪以纪念，我自知才疏学浅，不能胜此重任，乃函请许达生教授魁日来

湘，他抵湘后，我即将系主任之职让给他担任，而许教授再三控却，不久武汉沦陷，五月中旬

师生迁杨家滩，我连寄数函催促胡立猷教授来杨，他抵杨后我又将系主任之职让给他，幸而

他接受了，不久长沙大火，学校又决定迁昆明，先在桂林集中，抵桂林后饱尝空袭警报，学

校财物以及师生衣物均有损失，以同学为尤甚。在桂林逗留了月余。迁滇不成，乃迁贵州平

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员生陆续抵平越，三月中旬开始上课，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教育部令改组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以胡博渊为校

长，一九四三年教育部改委罗忠忱(唐院最老教授)兼校长职，一九四四年日寇侵黔逼近

都匀，离平越只九十华里，学校开紧急会议，决定迁Jll，胡校长派顾宜荪教授和我先到JlI

觅地址。同时员生慌忙离平越，狼籍已极，状不忍睹，行李衣物遗失者大有其人，我同顾

宜荪教授得着校友茅以升等之帮助，在重庆西渝蓉公路上离渝一百二十公里之丁家坳觅到

了适当地址，于是在那年十一月底迁到丁家坳。教育部派顾宜荪为校长，顾校长派许炳汉

教授为管理系主任，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顾校长派刘炽晶教授乘飞机赴北平办理接收

院址院产事宜，经过了许多困难终于竣事， ·九四六年五月教育部派徐佩琨为本院院长，

校名改称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徐佩琨即开始指导复员事宜，先在上海集中，然后再

迁回北平，徐佩琨率员生先行赴平，派我和李士珍助教及数员留沪办理招生事宜，在十一

月我同其余人员乘轮北上至秦皇岛转平，当时本院教学系别有铁道运输系，铁道财务系，铁

道业务系，铁道材料系，并附设铁道中等技术科，教学分行车班、业务班及邮电班，次年又

添设先修班，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网七年，本院学系加多及员生人数也加多了，加之空军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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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址一大部分，隔以铁丝网，如临大敌，以致房屋不敷用，且空军派兵荷枪沿铁丝网站

岗，与同学常起冲突，几乎酿成大祸。一九四七年五月同学起了公愤，乃结队赴李宗仁的行

营请愿，要求立即命空军迁出，交还院址，同学理直气壮，李宗仁不得不允许同学之请，乃

命空军迁走，空军所占者全是教室，接收时破烂不堪，经修理后方能使用。一九四八年十一

月解放军看着胜利，打到北平近郊，院长徐佩琨藉口南下，溜走了，未走以先派了一个九人

委员会代行一切院务，以我为主席，自十二月十三El起，北平被解放军围住，一部份同学纷

纷逃走，训导长张寅旭，教务长熊大惠，总务长李高传先后逃走，本院陷于无政府状态，九人委

员会大半逃走了，大部份同学问我是否离平南下，我云我要留校，只要有同学一人留校，我亦不

离开，所以同学们愿同我共甘苦，团结起来了，于是教授们组织了教授会，工友们组织了工友

会，职员们组织了职员会，这三个会与学生会联合了，经过数次联合大会，议决组织了院务维持

委员会，投票选举，结果我被选为主任委员，魏真副教授为秘书主任，万淮长副教授为总务

主任，张倜忱副教授为教务主任，魏铴瑞讲师为中技科主任，除此五人外，教授会派代表一

人，职员会派代表一人，工友会派代表一人，学生会派代表一人，中技科派代表一人，组织成

为常务委员会，议决一切事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和平解放了，教育部钱俊瑞同

志召集了各院校负责人讲了话，叫国民党党员登记，并交出手枪等物，就可以各安其业，又配

给每人维持费和粮食，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回校后，除布告外，又召集了大会，向大会报

告了钱俊瑞同志的讲话，全体员生职工都欢乐非常，并感激共产党的仁政，二三天后铁道部

派了一位老同志名陈×X，(经访问得知这位老同志为陈武仲)，每El来院签定一切应办或决定

之事，几天后又派来四位青年同志名贺蒙、李群瑞、赵锐、周云，住院指导一切，并协助办

理各事，我个人得了他们的帮助不少，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维持委员会将一切院务和院产

移交给铁道部接管，举行一个仪式，教育部派了一位代表，铁道部派了一位代表，是El在大

礼堂开了大会，主任委员致开会辞，并请两位代表即日派人来接收，两位代表相继致答辞，

并转达铁道部令仍命原维持会人员继续维持一切院务，我自知能力薄弱，不堪胜任，乃数次

赴部向武竞天副部长辞职，但武副部长每次都鼓励我干下去，我乃勉为其难又维持了月余，

幸而有贺、李、赵、周四位同志的帮助未犯大错，后又去辞职，武副部长看我辞意坚决，乃云若你

找着适当继任人，你可卸责，我即举荐了金士宣(在南京)和刘炽晶(在燕京)，南京太远，

难以联络，故就近找了刘炽晶教授，我维持了院务一直到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炽晶教授到

任时为止，后我又被派为副主任委员帮助了他约半年，随后改为院长负责制，铁道部委刘炽

晶为院长。

编 后 语

依我看来本院在解放前经过了种种困难，多赖校友协助维持，如金土宣，赵传云等校友

出力不少，本校同学在功课上比较用功，在政治上比较冷淡，但是在解放前夕有正义感的和

为真理奋斗的人比较多些。在教务方面，解放前后大有出入，在解放前精神涣散，在解放

后，诸事进步有蒸蒸日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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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校运动的回忆

陈 永 善

1946年10月我在上海考取交大京院，乘到开滦运煤回空船从上海到秦皇岛转到北京府右

街入学的。

学生身上挂的校徽是交大平院，而校门口的校牌却是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平院)

当时学校有四个年级，二、三、四年级各一班，每班约四十人左右，是从内地(指四川

、贵州)搬回来的，只有一年级新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招考的共有一百多人，分四

系：运输管理，财务管理，业务管理、材料管理。全校学生约二百多人不到三三百人。

那时府右街校舍被铁丝网分开两半，南半部是平院，师生走东门，北半部被国民党空军某

修理厂占据，走北门(李阁老胡同)。

交大三校(上海、唐山、北京)在国内素负盛名，一个学生考取了交大有很大的荣誉，可是

到府右街的同学看到学校破烂不堪，又小又挤，每人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在这样分两半的学校中，当然，上课学习和生活活动都挤得没法形容，大家都有一股对

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教育的愤恨。

1947年5月上海交大爆发了护校运动，全校同学到南京去请愿，国民党政府用扒铁轨，

破坏铁路的办法，阻止学生请愿队伍乘车前往，引起全国舆论大哗。这个外因引发了同学们

积压在心中已久的愤恨。

近因是某日国民党航空修理厂的士兵向铁丝网南边泼水，正泼到某同学身上，引起两方

口角，发展到互掷砖头石块，国民党士兵更以铁件掷砸同学，有一位同学受了轻伤，激起全

校同学义愤，当时正在食堂开大会，于是全校同学整队到李宗仁行辕请愿。队伍被门卫阻在

新华门外，由数名同学代表进行辕求见李宗仁，李避而不见，时间拖得很久，大队同学多次

冲门，终于冲进行辕，李宗仁不得已，派参谋长代见。同学们提出航空修理厂立即迁厂，惩

凶、赔偿和恢复平院原名等要求，参谋长答允代表并同意立即迁厂，请愿以同学们的胜利而

结束。在收回被占校舍的晚上，全校同学开了庆祝会，燃起篝火当场烧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校牌。接着全校罢课，派出四名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恢复原校名。代表到上海时，在

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向上海交大全校同学汇报平院护校情况，受到上海同学的热烈欢迎。在

南京与国民党教育部的官员多次争辩，最后国民党教育部长只得出见，听取同学的意见并收

了请愿书。

在战后北京学生运动中，平院的护校运动是比较早的，罢课时间达四十天也是比较长

的。护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重视教育积极打内战的面目，锻炼团结了同学，为尔

后的学生运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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